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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的輪椅 陳 安
不
彈
此
調
久
矣

許
定
銘

巴
金
晚
年
病
重
時

曾
提
出
要
求
，
希
望
能

讓
自
己
保
持
最
後
的
尊

嚴
，
不
要
在
身
上
插
那

麼
多
管
子
，
浪
費
那
麼

多
貴
重
藥
品
，
讓
自
己

在
平
靜
安
詳
中
離
開
這

個
世
界
。
當
然
，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
這
個
願

望
沒
有
實
現
。

尊
嚴
，
對
一
個
人
來
說
很
重
要
，
最
後

的
尊
嚴
則
尤
為
重
要
。

中
國
舊
時
，
如
果
要
處
死
君
王
，
不
管

他
罪
有
多
大
，
不
管
他
是
被
俘
虜
，
被
推
翻

，
還
是
被
迫
禪
讓
下
台
，
按
慣
例
是
不
能
用

砍
頭
、
腰
斬
、
凌
遲
等
辦
法
的
，
只
能
喝
毒

酒
，
用
白
綾
勒
死
，
要
給
他
留
個
全
屍
，
不

能
身
首
異
處
。
這
就
是
給
他
的
最
後
尊
嚴
，

也
是
他
的
最
後
一
點
特
權
。
不
過
也
有
例
外

，
春
秋
戰
國
時
，
伍
子
胥
為
父
兄
報
仇
，
帶

兵
滅
楚
後
，
鞭
屍
楚
平
王
，
就
是
要
摧
毀
他

最
後
的
尊
嚴
。
這
個
昏
聵
透
頂
的
君
主
，
生

前
聽
信
讒
言
，
奪
兒
媳
為
妻
，
還
濫
殺
忠
臣

，
厚
顏
無
恥
，
活
着
本
也
就
沒
什
麼
尊
嚴
了

，
比
行
屍
走
肉
強
不
到
哪
裡
去
。

殷
紂
王
兵
敗
後
，
投
入
大
火
自
焚
，
寧

死
不
當
俘
虜
，
那
也
是
為
自
己
保
留
最
後
的

尊
嚴
，
與
其
被
周
軍
俘
虜
，
受
盡
羞
辱
，
眾

目
睽
睽
下
再
上
刑
場
，
何
如
自
行
了
斷
。
如

果
想
想
那
個
窩
窩
囊
囊
的
陳
後
主
，
敵
軍
馬

上
進
宮
了
，
他
要
帶
着
兩
個
寵
妃
跳
進
枯
井

躲
藏
，
大
臣
們
都
嫌
他
沒
有
最
後
的
尊
嚴
，

群
起
攔
阻
，
他
還
是
厚
着
臉
皮
跳
進
枯
井
，

最
後
當
了
俘
虜
。
那
麼
，
殷
紂
王
之
死
還
真

是
值
得
敬
重
的
，
是
條
漢
子
，
儘
管
他
生
前

做
了
太
多
壞
事
，
死
有
餘
辜
。

梁
武
帝
雖
然
決
策
連
連
失
誤
，
喪
失
警

惕
，
養
虎
遺
患
，
使
侯
景
坐
大
，
終
於
釀
成

侯
景
之
亂
。
但
他
在
最
後
關
頭
，
端
坐
龍
椅

上
，
器
宇
軒
昂
，
氣
度
莊
嚴
，
表
現
出
來
的

勇
氣
和
鎮
靜
，
即
使
是
帶
着
虎
狼
之
師
衝
進

皇
宮
的
殺
人
魔
王
侯
景
，
也
不
得
不
有
所
忌

憚
，
小
心
翼
翼
。
在
當
面
訓
斥
了
侯
景
之
後

，
梁
武
帝
拂
袖
而
去
。
侯
景
出
宮
時
，
卻
緊

張
地
汗
流
浹
背
，
連
聲
感
歎
：
到
底
是
真
龍

天
子
啊
！
儘
管
這
改
變
不
了
梁
朝
覆
滅
的
命

運
，
但
梁
武
帝
在
大
廈
將
傾
之
際
保
持
的
最

後
尊
嚴
，
一
直
為
史
家
所
激
賞
。

鐵
達
尼
號
面
臨
沉
船
時
，
許
多
人
都
保

持
了
最
後
的
尊
嚴
。
男
人
們
紛
紛
把
逃
生
的

機
會
讓
給
婦
女
和
孩
子
，
樂
隊
還
在
有
條
不

紊
地
演
奏
，
船
長
仍
十
分
鎮
靜
地
指
揮
最
後

的
工
作
，
沒
有
慌
亂
一
團
，
沒
有
歇
斯
底
里

，
也
沒
有
哭
天
喊
地
，
他
們
是
真
正
的
紳
士

，
人
們
永
遠
不
會
忘
記
他
們
。
他
們
表
現
出

來
的
最
後
的
尊
嚴
，
體
現
出
了
偉
大
的
良
知

和
教
養
，
也
代
表
了
人
類
的
最
高
尊
嚴
。
海

底
的
沉
船
，
就
是
他
們
永
遠
的
紀
念
館
。

最
後
時
刻
到
了
，
獄
卒
端
着
毒
酒
進
來

。
此
時
，
希
臘
大
哲
蘇
格
拉
底
仍
有
多
種
選

擇
：
可
向
當
局
低
頭
，
換
取
赦
免
；
可
跟
着

學
生
越
獄
，
逃
得
性
命
。
但
他
寧
可
有
尊
嚴

地
死
去
，
因
為
他
不
願
犧
牲
真
理
向
權
勢
低

頭
，
也
不
想
當
個
逃
犯
使
自
己
名
譽
受
損
。

因
而
，
他
的
最
後
一
句
話
是
：
克
力
同
，
我

欠
了
阿
斯
克
勒
庇
俄
斯
一
隻
雞
，
記
得
替
我

還
上
這
筆
債
。
一
七
八
七
年
，
法
國
畫
家
達

維
特
將
這
神
聖
的
一
幕
定
格
，
創
作
了
著
名

油
畫
《
蘇
格
拉
底
之
死
》
，
藝
術
地
還
原
了

蘇
格
拉
底
最
後
的
尊
嚴
。

月
有
陰
晴
圓
缺
，
人
有
悲
歡
生
死
。
活

要
活
得
有
價
值
，
死
要
死
得
其
所
。
我
們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有
尊
嚴
地
活
着
，
也
有
尊
嚴
地

死
去
，
即
便
是
生
命
的
最
後
一
刻
，
也
要
保

持
最
後
的
尊
嚴
。
就
像
印
度
詩
人
泰
戈
爾
所

言
：
﹁生
如
春
花
之
絢
爛
，
死
如
秋
葉
之
靜

美
﹂
。

在
魯
迅
的
青
年
朋
友
中
，
他
與
李
秉

中
關
係
的
密
切
超
過
許
多
人
。
從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至
魯
迅
去
世
，
魯
迅
的
日
記
中

關
於
李
秉
中
的
記
錄
有
一
百
三
十
二
次
，

其
中
，
記
李
秉
中
給
魯
迅
信
五
十
二
封
；

魯
迅
給
李
秉
中
信
三
十
封
。
實
際
應
該
更

多
，
僅
從
已
發
現
的
李
秉
中
的
信
，
就
有

一
封
魯
迅
未
記
。

讀
魯
迅
給
李
秉
中
的
信
，
能
讀
到
他
極
少
向
別
人
吐
露
的

苦
楚
和
對
李
秉
中
的
關
懷
。
魯
迅
結
識
李
秉
中
是
與
周
作
人
鬧

翻
，
搬
出
原
住
宅
半
年
後
。
那
是
他
成
年
後
人
生
經
歷
最
糟
糕

的
時
期
。
李
秉
中
當
時
也
處
於
困
苦
憤
懣
之
中
，
他
與
魯
迅
頗

有
相
似
之
處
。
他
生
於
四
川
，
父
母
早
亡
，
家
業
由
舅
舅
接
管

。
舅
舅
卻
對
他
十
分
苛
刻
。
他
與
表
姐
相
戀
，
舅
舅
又
極
力
反

對
。
一
怒
之
下
，
他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跑
到
北
京
，
進
入
北
京
大

學
旁
聽
。
當
時
，
魯
迅
正
在
北
大
講
授
﹁中
國
小
說
史
﹂
，
李

秉
中
得
與
魯
迅
相
識
。
魯
迅
日
記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中
寫
道
：
﹁上
午
李
秉
中
來
﹐
字
庸
倩
。
﹂
這
是
魯
迅
關
於
李

秉
中
的
第
一
次
記
載
。
他
們
的
關
係
發
展
迅
速
，
他
們
在
北
京

的
一
年
時
間
裡
，
不
但
往
來
書
信
頻
繁
，
互
相
拜
訪
也
很
頻
繁

。
魯
迅
主
動
去
看
望
年
輕
朋
友
是
頗
為
少
有
的
。

他
們
很
快
成
為
知
己
，
第
二
次
見
面
後
，
李
秉
中
給
魯
迅

寫
了
第
一
封
信
，
想
是
詢
問
何
時
何
地
拜
訪
魯
迅
比
較
方
便
。

魯
迅
接
到
信
後
﹁即
覆
﹂
，
只
有
短
短
數
十
字
，
卻
準
確
地
告

知
了
自
己
每
日
的
作
息
，
表
明
了
可
以
隨
時
隨
地
接
待
這
位
新

交
的
熱
情
態
度
。
而
魯
迅
在
給
李
秉
中
的
第
四
封
信
，
更
是
敞

開
心
扉
地
寫
道
：
﹁我
這
裡
的
客
並
不
多
﹐
我
喜
歡
寂
寞
﹐
又

憎
惡
寂
寞
﹐
所
以
有
青
年
肯
來
訪
問
我
﹐
很
使
我
喜
歡
。
但
我

說
一
句
真
話
罷
﹐
這
大
約
你
未
曾
覺
得
的
﹐
就
是
這
人
如
果
以

我
為
是
﹐
我
便
發
生
一
種
悲
哀
﹐
怕
他
要
陷
入
我
一
類
的
命
運

；
倘
若
一
見
之
後
﹐
覺
得
我
非
其
族
類
﹐
不
復
再
來
﹐
我
便
知

道
他
較
我
更
有
希
望
﹐
十
分
放
心
了
。
…
…
其
實
我
何
嘗
坦
白

？
我
已
經
能
夠
細
嚼
黃
連
而
不
皺
眉
了
。
…
…
我
也
常
常
想
到

自
殺
﹐
也
常
想
殺
人
﹐
然
而
都
不
實
行
﹐
我
大
約
不
是
一
個
勇

士
。
…
…
我
自
己
總
覺
得
我
的
靈
魂
裡
有
毒
氣
和
鬼
氣
﹐
我
極

憎
惡
他
﹐
想
除
去
他
﹐
而
不
能
。
我
雖
然
竭
力
遮
蔽
着
﹐
總
還

恐
怕
傳
染
給
別
人
﹐
我
之
所
以
對
於
和
我
往
來
較
多
的
人
有
時

不
免
覺
到
悲
哀
者
以
此
。
﹂
如
此
的
心
靈
坦
白
在
魯
迅
給
其
他

青
年
朋
友
的
信
中
是
沒
有
的
。
可
以
說
，
李
秉
中
的
出
現
，
對

因
兄
弟
離
隙
，
而
陷
於
極
度
痛
苦
中
的
魯
迅
，
是
一
個
莫
大
的

慰
藉
。
可
能
正
是
他
們
經
歷
中
的
相
似
之
處
，
使
他
們
的
交
往

迅
速
加
深
。

在
他
們
的
交
往
中
，
魯
迅
給
過
李
秉
中
很
大
的
幫
助
。
李

秉
中
因
北
上
惹
惱
了
舅
舅
，
生
活
異
常
窘
迫
。
魯
迅
親
自
出
面

請
胡
適
幫
助
他
出
售
小
說
文
稿
，
寫
信
催
問
，
並
寫
信
介
紹
他

與
胡
適
見
面
。
還
向
其
他
朋
友
寫
信
想
辦
法
幫
助
他
解
決
生
活

問
題
，
而
且
在
自
己
經
濟
狀
況
很
拮
据

│
教
育
部
欠
薪
，
購

買
住
宅
借
了
大
筆
債
務

│
的
情
況
下
，
竭
盡
全
力
幫
助
李
秉

中
。
從
魯
迅
給
他
的
信
中
可
知
魯
迅
之
難
：
﹁我
手
頭
所
有
﹐

可
以
奉
借
二
十
元
﹐
餘
須
待
端
午
再
看
﹐
頗
疑
其
時
當
有
官
俸

少
許
可
發
﹐
則
再
借
三
十
元
無
難
﹐
但
此
等
俸
錢
﹐
照
例
必
於

端
午
前
一
日
之
半
夜
才
能
決
定
有
無
﹐
故
此
時
不
能
斷
言

。
…
…
貴
債
主
能
延
至
陽
曆
六
月
底
﹐
則
即
令
俸
泉
不
發
﹐
亦

尚
有
他
法
可
想
。
﹂

一
九
二
四
年
底
，
李
秉
中
南
下
廣
州
報
考
黃
埔
軍
校
，
懷

揣
的
是
魯
迅
送
的
二
十
元
路
費
及
寫
給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

國
民
政
府
中
央
組
織
部
長
譚
平
山
的
介
紹
信
。
李
秉
中
入
黃
埔

軍
校
想
必
是
出
於
生
計
所
迫
，
這
無
奈
的
選
擇
可
能
是
魯
迅
根

據
自
己
的
經
驗
幫
助
他
選
擇
的
。

入
黃
埔
後
，
李
秉
中
參
加
了
討
伐
陳
炯
明
的
東
江
戰
役
，

又
赴
蘇
聯
和
日
本
軍
校
留
學
七
年
，
回
國
後
留
南
京
任
職
。
師

生
二
人
雖
見
面
的
機
會
不
多
，
卻
彼
此
時
刻
惦
念
。
從
魯
迅
給

李
秉
中
的
信
中
可
以
看
出
，
李
秉
中
無
論
身
處
國
內
國
外
，
每

次
魯
迅
遭
遇
困
厄
，
他
都
會
立
刻
送
上
關
切
的
問
候
。
他
自
己

的
苦
悶
和
困
惑
也
總
是
向
魯
迅
傾
訴
和
請
教
。
魯
迅
也
總
充
滿

憐
惜
地
勸
慰
及
耐
心
指
點
。
他
們
信
中
的
交
流
，
遠
遠
超
出
一

般
朋
友
的
寒
暄
。
這
裡
分
別
摘
錄
一
些
，
從
中
可
窺
一
斑
。

﹁憶
前
此
來
函
﹐
頗
多
感
憤
之
言
﹐
而
鄙
意
頗
以
為
不
必

﹐
兄
當
冷
靜
﹐
將
所
學
者
學
畢
﹐
然
後
再
思
其
他
。
﹂

﹁兄
職
業
我
以
為
不
可
改
﹐
非
為
救
國
﹐
為
吃
飯
也
。
﹂

﹁恐
人
民
將
受
之
苦
﹐
此
時
尚
不
過
開
場
也
。
但
徒
憂
無

益
。
﹂﹁兄

之
孩
子
﹐
雖
倍
於
我
﹐
但
倘
不
更
有
增
益
﹐
似
尚
力

有
可
為
﹐
所
必
要
者
﹐
此
後
當
行
節
育
法
也
。
惟
須
不
懈
﹐
乃

有
成
效
﹐
因
此
事
繁
瑣
﹐
易
致
疏
失
﹐
一
不
注
意
﹐
便
又
往
往

懷
孕
矣
。
﹂

以
上
摘
錄
，
看
得
出
魯
迅
對
李
秉
中
關
懷
備
至
。
尤
其
，

關
於
節
育
一
段
，
以
當
時
社
會
境
況
，
想
來
為
人
父
母
者
亦
未

必
做
得
到
。

從
已
發
現
的
，
李
秉
中
一
九
二
五
年
一
—
—
五
月
參
加
東

江
戰
役
前
後
，
給
魯
迅
的
七
封
信
中
也
充
滿
了
深
厚
的
情
感
和

苦
悶
的
傾
訴
。

﹁又
照
例
是
長
信
﹐
我
也
不
知
究
竟
是
什
麼
原
故
﹐
總
覺

得
對
於
先
生
有
許
多
話
說
﹐
…
…
我
的
話
對
別
人
想
不
起
來
這

樣
多
。
﹂﹁往

在
教
育
部
見
魯
迅
兩
手
執
茶
杯
顫
抖
不
止
﹐
迄
今
以

為
念
。
生
活
沉
悶
亦
莫
法
之
事
﹐
能
多
與
友
人
劇
談
或
散
步
鄉

野
或
可
稍
解
。
﹂

﹁東
江
刻
將
肅
清
﹐
想
當
暫
得
休
息
﹐
甚
願
告
假
入
京
﹐

重
理
舊
業
﹐
非
懾
於
死
﹐
實
又
厭
苦
此
種
生
活
矣
。
﹂

﹁軍
行
無
定
趾
﹐
不
易
得
賜
書
﹐
望
先
生
試
作
一
緘
﹐
交

軍
官
學
校
轉
前
敵
探
投
學
兵
隊
﹐
或
可
得
亦
未
料
。
﹂

﹁魯
迅
是
唯
一
的
能
慰
安
我
的
人
。
﹂

兩
位
忘
年
之
交
自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別
，
雖
離
多
聚
少
，
但

每
次
見
面
都
充
滿
愉
悅
。
一
九
二
九
年
，
李
秉
中
回
國
與
表
姐

結
婚
，
師
生
在
北
京
不
期
而
遇
。
魯
迅
在
給
許
廣
平
的
信
中
寫

道
：
﹁同
日
又
看
見
執
中
﹐
他
萬
不
料
我
也
在
京
﹐
非
常
高
興

。
他
們
明
天
在
來
今
雨
軒
結
婚
﹐
我
想
於
上
午
去
一
趟
﹂
。

﹁昨
天
往
中
央
公
園
賀
李
執
中
﹂
。
魯
迅
離
京
近
三
年
，
第
一

次
返
京
省
親
，
還
在
繁
忙
中
擠
出
時
間
參
加
李
秉
中
的
婚
禮
。

有
資
料
說
李
秉
中
回
國
後
，
晉
升
為
少
將
，
任
職
於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軍
事
委
員
會
，
並
加
入
復
興
社
，
魯
迅
因
此
與
他
疏

遠
了
。
其
實
，
以
魯
迅
的
性
格
，
如
確
為
此
，
是
只
有
斷
絕
關

係
，
而
無
疏
遠
必
要
的
。
魯
迅
給
李
秉
中
的
信
結
止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六
月
四
日
，
李
秉
中
剛
回
國
，
將
南
下
之
前
。
之
後
李
秉

中
給
魯
迅
的
七
封
信
中
的
六
封
和
魯
迅
由
許
廣
平
代
回
的
一
封

信
至
今
未
被
發
現
，
使
這
段
時
間
對
他
們
關
係
的
考
證
失
去
了

重
要
的
資
料
。
也
許
為
了
迴
避
不
必
要
的
麻
煩
，
他
們
的
交
往

少
了
，
但
他
們
的
友
情
絕
沒
有
結
束
。
其
實
，
魯
迅
最
清
楚
，

李
秉
中
並
不
是
堅
定
的
﹁主
義
﹂
信
仰
者
，
他
內
心
一
直
懷
有

很
強
的
悲
觀
情
緒
，
這
種
悲
觀
即
有
對
自
己
現
狀
的
不
滿
，
也

有
對
社
會
現
實
的
失
望
。
他
曾
在
給
魯
迅
的
信
中
寫
道
：
﹁我

的
出
發
到
戰
場
﹐
與
其
說
我
是
革
命
﹐
不
如
說
我
是
好
奇
。
﹂

並
說
自
己
的
願
望
是
﹁不
壓
迫
人
﹐
也
不
被
壓
迫
﹂
。

魯
迅
去
世
前
的
一
個
月
左
右
，
他
們
曾
見
過
兩
次
面
。
魯

迅
在
一
九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日
記
中
，
記
有
﹁晨
李
秉

中
來
並
贈
廣
平
布
衫
一
件
。
﹂
這
都
足
以
證
明
他
們
內
心
深
處

的
友
情
並
未
因
外
界
的
變
化
沖
淡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
魯
迅
去
世
第
二
天
，
李
秉
中
給
許
廣
平
寫
去
慰
問
信
，
讀
來

讓
人
黯
然
：
﹁廣
平
師
母
：
今
日
閱
報
﹐
驚
悉
先
生
逝
世
﹐
雖

是
在
辦
公
室
中
﹐
不
禁
伏
案
慟
哭
。
﹂
正
因
為
，
李
秉
中
對
魯

迅
充
滿
深
厚
的
感
情
，
才
會
不
顧
身
份
，
不
計
後
果
地
在
辦
公

室
內
失
聲
痛
哭
。

李
秉
中
沒
有
留
下
任
何
對
於
魯
迅
的
回
憶
或
紀
念
文
章
，

這
可
能
仍
是
由
他
的
身
份
造
成
的
。
但
他
內
心
對
魯
迅
的
懷
念

是
無
法
忘
卻
的
，
這
份
無
法
釋
放
的
懷
念
，
對
他
必
定
是
一
種

巨
大
的
痛
苦
。
年
僅
三
十
八
歲
的
他
，
在
魯
迅
去
世
四
年
後
也

突
然
病
逝
，
其
原
因
未
必
與
他
的
恩
師
摯
友
魯
迅
的
去
世
沒
有

關
係
。

「蔗田千萬植南洲，密葉高
竿紫翠浮。不信寒漿定野性，卻
同頑石聽經頭。」這是著名經濟
學家、教育家王亞南（一九○一
至一九六九）青年時期在台灣寫
的《詠甘蔗詩》。每年入冬以後

，在素有 「東方蔗庫」之稱的台灣及其祖居地閩南，
處處可見蔗攤，可聞蔗香。

閩南和台灣甘蔗根連根，據《台灣風物志》中載
： 「幾百年前，閩粵移民就發現台灣的氣候、土壤極
宜甘蔗生長。他們帶來福建竹蔗，只須截取蔗莖一節
插入土中，即可成活。而且生長迅速，病害很少。」
清代康熙三十六年，杭州諸生郁永河入台採硫，看到
沿途田野上那青紗帳般的蔗園，在海風的吹動下此起
彼伏，或如輕歌曼舞，或如海濤呼嘯，蔚為壯觀，他
禁不住寫下一首竹枝詞大加讚賞： 「蔗田萬頃碧萋萋
，一望蔥蘢路欲迷。捆載都來糖蔀裡，只留蔗葉飼群
犀。」據史載，清代乾隆年間，從閩南引進台灣的甘

蔗好吃又旺產，不僅銷售內地，而且遍銷日本、南洋
等地。台灣詩人陳學聖有詩云： 「剝製忙時研蔗漿，
荒郊設蔀遠聞香。白如玉液紅如醴，南北商通利薄長
。」海峽兩岸蔗農靠種甘蔗走上了致富路，很多鄉村
修建了 「甘蔗路」，買起了 「甘蔗車」，建起了 「甘
蔗樓」，甘蔗種植業成了兩岸蔗農的甜蜜事業。

歷史上，甘蔗被兩岸同胞廣為稱道。清乾隆二十
九年，台灣詩人吳光博的《詠蔗漿》寫道： 「先前莖
皮把垢除，淋淋甜質足歡余。生津解渴炎將退，倒啖
回甘爽有餘。傾處瓊漿欣可口，飲來玉液佐攻書。南
洋交趾移嘉種，千古汾陽得美譽。」台灣嘉義林開泰
有一首《甘蔗花》，描繪了台灣蔗園的怡人美景：
「綠陰冉冉著花新，十里平疇入望頻。搖曳西風翻雪

浪，分明蘆荻是前身。」
越常見的東西不一定被人了解越多。甘蔗含有人

體所必需的鐵、鈣、磷、錳、鋅等多種微量元素，其
中鐵的含量最高，故有 「補血果」譽稱。甘蔗還是一
味有良效的中藥，醫藥學家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稱

： 「蔗，脾之果也，其漿甘寒，能瀉火熱」。《隨息
居飲食譜》中說： 「利咽喉，強筋骨，息風養血，大
補脾陰」。中醫認為，甘蔗味甘性寒，有健骨助脾、
止咳化痰、除煩解酒、潤腸通便等功效。吃甘蔗對口
乾舌燥、目赤紅腫、小便不利、大便燥結、頭痛發熱
有較好的治療效果。特別是熱性病高熱煩渴、低血糖
、心臟衰弱，飲服甘蔗汁最為適宜。閩南和台灣人尤
喜食用甘蔗，如果遇到身體有什麼不適，總喜歡買幾
根甘蔗來啃，說來也怪，有些小疾就是在啃甘蔗中治
好的。當地人還把甘蔗比喻為口腔的 「清潔工」，因
為甘蔗含纖維多，在口腔裡反覆咀嚼時就像刷牙一樣
，把殘留在牙縫中的垢物一掃而淨，從而提高牙齒的
自潔和抗齲能力。

在台北，經常舉辦甘蔗節。節日活動有劈蔗大賽
、糖藝表演等懷舊尋古內容。馬英九在任台北市長時
，曾扮演列車長，開着舊時載運甘蔗的台車，演出採
蔗、種蔗和扛蔗上火車的 「甘蔗三部曲」，並鳴笛啟
動糖部文化列車，將活動氣氛帶到最高潮。

到
紐
約
海
德
公
園
參
觀
富
蘭
克
林
．
羅
斯
福
總
統
故
居
和
圖
書
館
，
我
最

注
意
的
是
他
生
前
用
過
的
輪
椅
。

在
他
故
居
的
書
房
裡
，
在
其
圖
書
館
內
模
擬
的
白
宮
辦
公
室
內
，
都
有
他

的
輪
椅
，
十
分
簡
陋
的
輪
椅
。
不
像
我
們
如
今
在
紐
約
街
頭
所
見
殘
障
人
用
的

那
種
現
代
化
輪
椅
，
羅
斯
福
的
輪
椅
不
是
鋼
做
的
，
沒
有
扶
手
、
踏
板
、
皮
墊

子
和
方
向
操
縱
桿
，
不
能
摺
疊
，
而
只
有
一
個
木
製
椅
背
、
椅
座
、
兩
個
大
輪

和
兩
個
小
後
輪
。

羅
斯
福
就
是
坐
着
這
樣
簡
易
得
不
能
再
簡
易
的
輪
椅

，
被
人
推
着
，
去
上
班
，
去
出
席
會
議
。
為
了
不
讓
集
會

者
看
見
他
使
用
輪
椅
，
他
往
往
早
去
會
場
，
站
着
發
表
講

話
時
則
由
其
保
鏢
或
兒
子
在
身
後
當
﹁拐
杖
﹂。
由
於
其
輪

椅
小
而
簡
陋
，
觀
眾
一
般
都
是
看
不
見
的
，
以
為
他
就
坐

在
普
通
的
木
椅
上
。
後
來
有
了
電
視
，
觀
眾
最
多
也
只
能

看
到
那
椅
背
。
所
以
當
時
大
多
數
美
國
人
都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總
統
是
個
殘
障
者
，
一
個
因
患
脊
髓
灰
質
炎
（
小
兒
麻

痺
症
）
而
雙
腿
癱
瘓
的
廢
人
。
他
是
在
三
十
九
歲
那
年
夏

天
，
因
在
涼
水
中
游
泳
得
此
病
而
致

殘
。

﹁
廢
人
﹂
有
兩
個
含
義

│

﹁殘
廢
的
人
﹂
和
﹁無
用
的
人
﹂
，

這
裡
我
們
當
然
指
的
是
前
者
。
羅
斯

福
這
個
﹁廢
人
﹂
，
乃
是
美
國
最
艱

難
的
歲
月
裡
最
有
用
的
人
。
正
是
他

，
果
斷
地
實
行
﹁新
政
﹂
和
﹁介
入

﹂
政
策
，
領
導
全
國
人
民
度
過
了
經

濟
大
蕭
條
和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最
暗
淡
時
光
。
這
位
殘

障
者
身
殘
志
不
殘
，
渾
身
充
滿
了
智
慧
和
勇
氣
。
面
對
艱

難
困
苦
，
他
說
：
﹁我
們
唯
一
不
得
不
感
到
恐
懼
者
就
是

恐
懼
本
身.

﹂
，
所
以
他
自
己
首
先
拋
開
恐
懼
，
引
領
國
人

大
無
畏
地
迎
向
困
難
，
迎
向
敵
人
。

羅
斯
福
若
在
今
天
競
選
美
國
總
統
，
他
肯
定
會
落
選

，
因
為
如
今
無
孔
不
入
的
媒
體
一
定
會
發
現
並
大
肆
宣
揚

他
癱
瘓
的
雙
腿
及
其
借
助
的
輪
椅
。
假
若
當
年
他
就
因
媒

體
的
渲
染
而
進
不
了
白
宮
，
美
國
的
現
代
史
就
會
是
另
一

番
完
全
不
同
的
景
象
，
就
有
可
能
像
菲
利
普
．
羅
斯
在
其

小
說
《
反
美
陰
謀
》
中
所
虛
構
的
那
樣
，
讓
崇
拜
希
特
勒
、
親
德
國
納
粹
的
飛

行
英
雄
林
德
伯
格
當
上
總
統
，
把
美
國
引
向
法
西
斯
的
黑
暗
世
界
。

看
着
羅
斯
福
的
簡
易
輪
椅
，
我
似
乎
感
受
到
一
種
精
神
上
的
力
量
。
一
個

人
的
一
生
難
免
會
遇
到
各
種
不
測
，
難
免
會
遇
到
病
害
災
禍
，
但
若
有
了
羅
斯

福
所
具
有
的
那
種
意
志
、
毅
力
和
勇
氣
，
他
就
有
可
能
做
出
人
們
意
想
不
到
的

奇
跡
，
甚
至
創
造
出
為
世
代
人
所
敬
仰
的
豐
功
偉
績
。

當年出國歸來，同事問我： 「在異國他鄉最難
忘的是什麼？」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 「看到五
星紅旗。」這話我一點也沒有摻假，站在人家的國
土上，面對五星紅旗，那種心情無法用文字表達。

那是在日本廣島，我們工作的工廠。上班第一
天，當我們快要走到工廠大門時，只見大門上方一
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我們一行駐足良久，向我們

的國旗行注目禮。注視着我們的國旗，感到那麼莊嚴，那麼神聖。這是
我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在國外見到五星紅旗，感覺它是異樣的紅，異樣
的鮮艷，異樣的親切。說真的，淚水直在眼眶裡打轉，心潮澎湃，大概
就是此時此刻的心情吧。

走近大門，那個升旗的人已經升完旗，正站在門外迎候我們。他向
我們鞠躬，並問： 「早上好！」回禮之後，我特意看了看他。他是個門
衛，五十歲左右，個子不高，臉龐黑紅。對於他來說，升旗是他的工作
，或許是出於禮儀，或許只是標誌有中國人在此工作。但於我卻有不同
的意義，雖然遠離祖國，遠離親人，但有五星紅旗的陪伴，我們不感到
孤單，好像祖國就在我們身邊，親人就在我們身邊。所以，我對他竟有
些好感。

在此後的近一個月時間裡，他每天早晨在我們到來之前會準時把五
星紅旗升起來，讓我們老遠就能看到五星紅旗在高高飄揚；然後，站在
大門外，向我們鞠躬問候，歡迎我們的到來。每天下班前，他又準時站
在大門外向我們鞠躬問候，目送我們離廠。開始，我對他這樣客氣的迎
來送往很不習慣，因為總是要鞠躬啊，問候啊！時間長了，我不但習慣
了，還會主動向他鞠躬問候。我覺得，他每天認認真真地為我們升起五
星紅旗，是對我們的尊重，是對我們國家的尊重，他值得我尊敬。

二十多天裡，他對我們說的只有那天天重複的三句話， 「ぉ早ぅご
ぢぃまず（早上好）！」 「こんにちは（中午好）！」 「こんばんは
（晚上好）！」其實，不需要很多話，他每天能讓我們看到鮮艷的五星
紅旗，讓我們感受到家的溫暖就足夠了。

工作結束，最後一次走出工廠大門的時候，我們再次向五星紅旗行
注目禮。沒想到，他也與我們一起行禮，並向我們說出了二十多天來的
第四句話，而且用的是極不熟練的中文： 「再見！」

直到離開，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記住了他。過去將近二
十年了，我還能想起他的相貌，因為他是第一個為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升
起五星紅旗的外國人。

科
華
圖
書
出
版
公
司
老
總
鄭
炳
南
來
信
，
邀
我
參
加

﹁中
日
偵
探
推
理
小
說
交
流
研
討
會
﹂
，
談
香
港
推
理
小

說
的
發
展
過
程
。
老
許
不
彈
此
調
久
矣
，
婉
拒
之
，
卻
勾

起
一
段
沉
澱
已
久
的
記
憶
：

一
九
七
○
及
八
○
年
代
，
為
稻
粱
謀
，
我
身
兼
數
職

，
每
日
工
作
十
六
小
時
。
可
幸
下
午
二
時
至
七
時
唱
獨
腳

戲
看
管
小
書
店
，
當
年
開
書
店
是
求
讀
書
方
便
，
生
意
淡
薄
之
餘
，
尚
可
有
固

定
時
間
讀
書
寫
稿
，
苦
中
作
樂
，
為
求
減
壓
，
總
愛
讀
推
理
小
說
。

我
所
讀
的
日
本
推
理
，
是
由
松
本
清
張
開
始
的
。

由
一
九
七
八
年
起
，
香
港
天
地
圖
書
公
司
推
出
了
一
系
列
松
本
清
張
的
推

理
小
說
，
全
部
都
是
晏
洲
譯
的
，
有
：
《
點
與
線
》
、
《
黄
色
風
土
》
、
《
時

間
的
習
俗
》
、
《
寒
流
》
、
《
遇
難
》
、
《
危
險
的
斜
面
》
、
《
雙
聲
記
》
和

《
犯
罪
廣
告
》
等
八
種
，
長
、
中
、
短
篇
均
有
，
相
當
全
面
，
後
來
還
由
沈
西

城
譯
過
《
喪
失
的
禮
儀
》
及
《
沒
有
果
樹
的
森
林
》
。
此
外
，
晏
洲
還
譯
了

《
松
本
清
張
半
生
記
》
，
是
松
本
清
張
本
人
所
撰
的
自
傳
，
記
述
了
他
四
十
歲

前
的
生
活
歷
程
。

在
這
套
書
出
版
以
前
，
我
只
讀
過
希
治
閣
、
福
爾
摩
斯
和
阿
嘉
莎
．
克
里

斯
蒂
，
豈
料
一
接
觸
松
本
清
張
即
不
能
釋
手
。
這
套
書
譯
筆
流
暢
，
加
上
日
本

與
中
國
文
化
上
及
生
活
上
，
有
很
多
接
近
的
地
方
，
讀
之
，
迅
速
投
入
且
沉
迷

矣
！

似
乎
每
一
個
不
同
的
年
代
，
內
地

女
士
們
出
嫁
的
目
標
對
象
都
有
所
不
同

。
上
世
紀
七
、
八
十
年
代
，
要
嫁
就
嫁

給
當
兵
的
和
能
進
城
頂
職
的
，
那
時
經

濟
環
境
不
好
，
擁
有
一
個
有
固
定
收
入

職
位
的
人
很
吃
香
；
到
了
九
十
年
代
，

隨
着
經
濟
的
蓬
勃
發
展
、
富
有
階
層
的

出
現
，
女
士
們
又
轉
移
了
目
標
，
將
下
海
經
商
、
有
錢
階
層

作
為
出
嫁
的
主
打
目
標
。
而
到
了
眼
下
，
年
輕
女
士
們
又
有

什
麼
樣
新
的
追
求
呢
？
一
個
頗
具
潮
流
性
的
論
調
就
是
：

﹁要
嫁
就
嫁
給
公
務
員
﹂
！

阿
燕
是
廣
州
一
所
大
學
的
畢
業
生
，
二
十
五
歲
。
找
了

幾
年
對
象
，
尋
尋
覓
覓
，
至
今
仍
孤
身
一
人
，
﹁名
花
無
主

﹂
。
品
貌
、
學
識
都
算
不
錯
的
她
，
為
何
落
到
如
此
田
地
？

她
自
揭
因
由
說
，
她
要
找
的
是
公
務
員
，

奈
何
由
於
公
務
員
可
﹁候
選
﹂
的
人
實
在

不
多
，
而
且
也
很
搶
手
，
因
此
，
一
下
子

不
易
找
到
。
她
說
，
如
果
放
寬
這
一
標
準

，
出
嫁
並
非
難
事
。
之
所
以
非
公
務
員
不

嫁
，
她
自
言
主
要
是
受
到
父
母
觀
點
的
影

響
，
父
母
都
是
知
識
分
子
，
經
過
一
番
考

慮
，
認
為
眼
下
找
公
務
員
是
最
好
的
選
擇

。
她
一
向
是
聽
話
的
﹁乖
乖
女
﹂
，
自
然

馬
首
是
瞻
。

事
實
上
，
﹁要
嫁
就
嫁
給
公
務
員
﹂

的
觀
點
普
遍
為
﹁八
十
後
﹂
女
子
所
接
受

，
在
人
們
茶
餘
飯
後
的
聊
天
中
，
在
論
壇

帖
子
裡
乃
至
一
些
機
構
的
調
查
，
都
說
明

這
已
成
為
潮
流
選
擇
。
嫁
給
公
務
員
的
好

處
很
多
，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優
勢
是
：
他

們
每
年
都
有
固
定
的
加
薪
機
會
，
旱
澇
保

收
，
而
且
屬
於
﹁上
流
社
會
﹂
。

公
務
員
之
所
以
成
為
大
熱
門
，
道
理

不
言
而
喻
。
在
廣
州
，
一
個
科
級
的
公
務

員
月
薪
水
大
約
是
四
、
五
千
元
人
民
幣
，

這
一
檔
次
，
大
約
是
社
會
白
領
階
層
的
收

入
了
。
因
此
，
嫁
給
公
務
員
，
等
於
輕
易

就
嫁
給
了
白
領
，
與
白
領
為
伍
，
這
不
是

很
合
算
的
選
擇
嗎
⁈

而
且
，
公
務
員
還
有
晉
升
和
升
值
的

機
會
，
將
來
一
旦
做
大
官
，
多
了
一
些
社

會
頭
銜
，
那
麼
就
不
僅
僅
是
光
宗
耀
祖
的

事
了
。
至
於
有
沒
有
灰
色
收
入
，
能
不
能

大
斂
錢
財
，
另
當
別
論
。

有
人
問
，
那
麼
為
什
麼
不
主
選
大
款

、
才
子
、
醫
生
、
律
師
之
類
人
士
？
當
然

，
這
些
男
士
也
很
吃
香
，
也
曾
經
成
為
女
士
出
嫁
的
主
選
對

象
，
但
卻
有
顯
著
的
弱
點
。
據
分
析
，
大
款
雖
然
財
大
氣
粗

，
但
動
輒
招
花
惹
草
，
搞
不
好
容
易
被
打
入
冷
宮
，
過
着
有

錢
而
無
人
的
生
活
；
才
子
更
不
可
取
，
要
麼
風
流
成
性
，
追

求
虛
名
虛
利
，
不
吃
人
間
煙
火
，
要
麼
就
憤
世
嫉
俗
，
懷
才

不
遇
，
自
怨
自
艾
，
生
活
純
屬
無
趣
；
至
於
醫
生
、
律
師
這

類
人
士
，
收
入
可
以
，
但
容
易
程
式
化
，
而
且
容
易
無
暇
顧

及
家
庭
…
…
據
說
，
這
些
看
法
是
一
些
過
來
人
在
生
活
實
踐

中
得
出
的
睿
智
式
結
論
，
為
不
少
女
子
所
認
同
。

據
統
計
，
今
年
內
地
招
考
公
務
員
，
報
名
人
數
達
到
八

十
萬
之
多
，
明
年
的
招
考
報
名
人
數
更
突
破
了
一
百
萬
大
關

，
其
中
有
的
是
四
、
五
千
人
競
爭
一
個
職
位
！
從
報
考
公
務

員
之
狂
熱
，
便
可
以
知
道
其
吃
香
的
程
度
。

升五星紅旗的日本人
趙盛基

「要嫁就嫁公務員」 蕭 愚

最
後
的
尊
嚴

陳
魯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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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故居書房（資料圖片）


